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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氏家族的语言文字观及其影响
徐　秀兵
Ⅰ　颜⽒家族的⾎缘谱系及语⾔⽂字学论著概况
　　颜氏 “本出颛顼之后”（史游 1989: 59），其家族可谓源远流长（1）。颜友
为颜姓第一人。在春秋时期，颜氏成为鲁国望族。颜友传至第十七代为颜路，
颜路之子乃颜回。颜路与颜回 “父子尝各异时事孔子”（《史记・仲尼弟子列
传》）。“孔子弟子达者七十二人，颜氏有八焉。四科之首，回也，标为德行。”
（《急就篇注・叙》）颜回在孔门弟子中名望最高，极受后世儒家及历代帝王
的推崇，其后人固守颜姓至今。
　　颜回后裔世居于鲁，至二十四代孙颜盛，于魏文帝黄初年间迁琅邪临沂，
历四世约八十年，至西晋时被誉为 “琅邪颜氏”。晋惠帝在位时政治腐败，
八王战乱相继。永嘉元年（307），颜盛曾孙颜含率家族追随琅邪王司马睿南
渡建康。东晋至南北朝时期，颜氏后裔在江南建康长干里一带定居九世约
270年，子孙繁衍，居官者众多，形成江南颜氏巨族。公元554年，西魏军
队攻破金陵，颜回三十五代孙颜之推被俘，率家人先后到达北朝。在北周建
德六年（577），颜之推应武帝征召，举家随驾入关，定居京城长安。
　　颜之推（531‒591），字介，一生播越南北，历仕四朝，平生为官以在北
齐任黄门侍郎为最显。《颜氏家训》是其思想道德、学术文章的集中体现，
其中《书证》《音辞》等篇章集中讨论了语言文字问题。颜思鲁，之推长子，
精于文字音韵，于隋朝任东宫学士、长安王侍读等职务，入唐之后，李世民
任为秦王府记室参军。颜愍楚，之推次子，著有《证俗音略》二卷。颜游秦，
之推三子，撰有《汉书决疑》。
　　颜思鲁有子四人，长子师古与三子勤礼的后人相传谱序清晰，二子相时、
（1）  有关颜氏家族的谱系情况，详参都惜青《唐代颜氏家学考论》（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年）第一章《唐代颜氏世系行状考述》以及王春华《唐代颜氏家族研究》（曲阜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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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子育德之后嗣已无明确记载。颜师古（581‒645），名籀，著有《汉书注》、
《急就篇注》、《匡谬正俗》，编写了《颜氏字样》。勤礼，字敬，“幼而朗悟，
识量宏远，工于篆籀，尤精诂训，秘阁司经，史籍多所刊定……与兄秘书监
师古、礼部侍郎相时齐名”（《颜勤礼碑》）。入唐之后，颜氏家族因颜勤礼一
支名卿众多、人才济济，成为颜氏后裔最为辉煌的时期。
　　颜昭甫，字周卿，勤礼长子，“少聪颖，而善工篆隶草书，与内弟殷仲
容齐名，而劲利过之，特为伯父师古所赏，凡所注释，必令参定焉。为天皇
晋王侍读、曹王属。有献古鼎篆书二十余字，举朝莫能读，昭甫尽识之。”（《颜
勤礼碑》）
　　颜元孙（?‒714），字聿修，昭甫长子，约活动于高宗至玄宗时期，少孤，
寓居舅殷仲容家，由殷氏教授书法，历官长安尉、太子舍人及滁、沂、豪三
州刺史，追赠秘书监，撰有《干禄字书》。颜惟贞（669‒712），字叔坚，昭
甫次子，唐代知名书法家。
　　颜真卿（709‒784），字清臣，颜惟贞六子，主要活动在玄宗至德宗朝，
经历了唐朝由盛及衰又走向中兴的历史阶段，为官四方，转任南北。任湖州
刺史时，他广罗文化精英，穷数十年之功而编纂音韵学著作《韵海镜源》三
百六十卷。
　　清人王昶《金石萃编》卷九九初步综括了颜氏家族语言文字研究和著述
的历史脉络：“颜氏自之推以后，类能研覃经史，著书立说，而于六书声韵
之学，尤有专长。其所撰述，此书（《干禄字书》）之外，载隋、唐两《志》
经解、小学类者，则有之推《急就章注》一卷、《训俗文字略》一卷、《笔墨
法》一卷，愍楚《证俗音略》一卷，师古《匡谬正俗》八卷、《急就章注》
一卷，真卿《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余如之推《家训・书证》篇、游秦《汉
书决疑》、师古《汉书注》诸书，皆于小学家言再三致意。是则一门著作，
多有渊源，其讨论之功，非止旦夕。”
Ⅱ　颜⽒家族语⾔⽂字观的主要内容
　　本文的 “颜氏家族” 主要指颜之推及其后人，其中颜之推、颜师古、颜
元孙、颜真卿四位在语言文字学史上的地位最为显赫，他们集中代表了颜氏
家族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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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氏家族满怀对汉语言文字的强烈热爱，坚守汉语作为母语的正统地位，
主张以周秦以来通用的汉语言文字为教学之正宗，反对学习异族语言以猎取
禄利。《家训》旗帜鲜明地指出：“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
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解鲜卑语及弹琶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
无不宠爱，亦要事也。’ 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
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王利器 1993: 21）
　　魏晋隋唐时期的颜氏家族既有血缘关系，更有相通的学术观点，他们秉
承经世致用的儒学渊源，执着于薪火相传的学术接续，在传统语言文字学
── “小学” 的各个研究领域均成果昭著，可谓 “前修未密，后出转精”。
试从音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三个方面，分述颜氏家族语言文字观的主要内
容。
１　音韵学
　　音韵学是研究汉语汉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读音系统及其演变规律的科
学。
　　颜之推首次简单勾勒了汉语音韵学发展史，认为 “古语与今殊别，其间
轻重清浊，犹未可晓”（《音辞篇》），提出了汉语语音古今演变的思想。他既
注重理论上的思考，也在实践上贯彻其学术主张。隋开皇二年（582），他参
与讨论音韵问题并完成《切韵》初稿（2），因 “《切韵》之分声与析韵，多本乎
颜氏”（王利器 1993: 567），《音辞篇》也被公认为《切韵》成书的重要基石。
　　颜师古继承和发展了颜之推的音韵学思想，在 “古音” 学上有诸多开创
性的成果（详参张金霞 2006: 44‒59），表现在：⑴注意到古韵部之间的远近
亲疏关系，首创了指称先秦两汉时代语音的 “古韵” 术语。⑵根据古代韵文
把能押韵的字归为一类，用 “以韵求音” 法初步进行了古韵分部的实践，从
《汉书》师古注出的 “谈”、“阳”、“鱼”、“宵” 四部，可以窥知师古初步具
有了古韵系统观。⑶注重谐声偏旁和汉字读音及词义的关系，用谐声偏旁或
同谐声偏旁的字注音，从而探讨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如《汉书・高帝纪上》“沛
公引兵绕关峣”，师古注曰：“峣音尧。” “亦视项羽无东意”，师古注曰：“视
音示。” “（秦王子婴）降枳道旁”，师古注曰：“枳音轵。” 又 “故秦苑囿园池”，
（2）  《切韵》以当时的读书音为基础，兼顾古音、方言编辑成书，描写的不是某时某地的一个单
纯音系，而是该时期语音的综合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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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古注曰：“囿音宥。”
２　训诂学
　　传统训诂学以研究古代文献语言的词汇语义和训释条例为主要内容和基
础工作，还包括后来的语法学、修辞学和篇章学等内容。早在颜之推《书证》
篇已有大量关于经史文献的训诂实践。而在颜氏家族中，当属师古的训诂学
成就最为显著。
　　《汉书注》、《急就篇注》和《匡谬正俗》等著作奠定了颜师古在训诂学
史上的重要地位。在解释词义方面，师古贡献颇丰：⑴在随文释义时，对词
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等作了一定的探索，并采用了形训、声训、义界等
多种释词方式。如《汉书・高帝纪》“沛公、项羽追北”，师古注曰 “北，阴
幽之处，故谓退败奔走者为北”，继而引《老子》《说文》《史记》后指出 “北
即训乖，训败，无劳借音”，批驳了韦昭以北为背的假借字之说。⑵注重追
溯词源，探求词的得名之由。如《汉书・律历志》中的八音之一 “木曰柷”，
师古注曰 “柷与俶同，俶，始也。乐将作，先鼓之，故谓之柷。” ⑶注重考
察口语词和方言词语的历史演变。《匡谬正俗》可称为口语词研究的开山之作，
记录了大量口语词且利用语音演变的轨迹进行溯源，认为大部分口语词的产
生是由于俗语音讹、音转造成的；《急就篇注》中有21条方言俗语研究材料，
体现了颜师古方俗语研究中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和搜采当时方俗语并重的研究
特点（王智群 2008）。⑷以《汉书注》为代表的义训术语体系已接近完备，
大多数义训术语已经基本定型，且具有概括性和稳定性等特点，揭示了唐代
训诂学中义训术语的基本面貌（胡继明 2013）。⑸颜注初步揭示了一些特殊
词法和虚字用法。如师古注《高帝纪》“啗以利” 曰 “啗者，本谓食啗耳，
音徒敢反。以食喂人，令其啗食，音则改变为徒滥反”，对动词的致动用法
和四声别义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再如师古注《隽不疑传》“廷尉验治
何人” 曰 “凡不知姓名及所从来者，皆曰何人”，揭示了 “何” 字的虚指用法。
远在一千多年前的颜师古 “对于我们现在所研究的虚词给予了高度重视，多
方诠释，这显现了他朴素的词法思想”（王宇 1992）。
３　文字学
　　汉字作为典型的表意文字，可突破一定的时空局限，起到 “前人所以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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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后人所以识古”（《说文解字》序）的社会功能。文字学以研究汉字的形
体演变和使用规律为主要内容。
　　汉字的使用包括个人使用、社会通行和权威规范三种基本场合。颜之推
可谓汉字规范的先驱，他服膺文字规范的典要之作《说文解字》，说它 “隐
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郑玄注书，往往引以为证；若不信其说，冥冥不知
一点一画有何意焉”（《书证》）。他在《家训》中指出了魏晋六朝时期楷书字
体从确立到定型的过程中，字形方面正俗并存的现象，呼吁必须统一汉字形
体（3）。
　　贞观初年，唐太宗以政府行为开始推行汉字规范工作，其领军人物正是
时任中书侍郎的颜师古。师古于贞观七年编定《颜氏字样》作为楷体规范的
依据在社会上推行（4）。颜元孙继承《颜氏字样》的学术精神编定了《干禄字书》。
《字书》以应对科举考试、谋求禄位功名为目的，是 “寓字书于韵书之中的
字书”（5），全书以平、上、去、入四声为次，按照使用场合将字样分为俗字、
通字和正字三种类别（6），共整理汉字804组，凡1656字，其中包括707组异
体字和97组易混字（7）。《字书》意在指导社会用字，不逐字说解字义，而是
注重规范汉字的构形属性和书写属性，在维护汉字表意性的同时更兼顾汉字
的社会性。罗振玉《干禄字书笺证》在弁语中赞之曰：“小学盛于汉，晦于
六朝，渐明于唐。汉唐间诸字书，《说文解字》外，晋有吕忱《字林》，梁有
顾野王《玉篇》，其书详矣、备矣，然多存后世俗作，意在补《说文》所未备。
（3）  《颜氏家训・杂艺》曰：“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
不无俗字，非为大损。至梁天监之间，斯风未变；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
陵王颇行伪字；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至为一字，唯见数点，或妄斟酌，
逐便转移。尔后坟籍，略不可看。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
乃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
（4）  颜元孙《干禄字书・序》曰：“元孙伯祖（师古）故秘书监，贞观中刊正经籍，因录字体数纸，
以示雠校楷书。当代共传，号为《颜氏字样》。”《颜氏字样》原书早已散佚，民国汪黎庆曾辑
得《颜氏字样》一卷，收录于《广仓学丛书》中。
（5）  黄侃先生在《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中将字书分四种：读书式之字书、分形之字书、分韵之字
书和编画之字书。参见（黄侃 1983: 13）。
（6）  颜元孙《干禄字书・序》曰：“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籍帐、文案、券契、药方，非涉雅言，
用亦无爽，傥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施表奏牋启，尺牍判状，固免诋
诃（若须作文言及选曹铨试兼择正体用之尤佳），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
碑碣，将为允当，进士考试，理宜必遵正体，明经对策，贵合经注本文、碑书多作八分，任别
询旧则。”
（7）  据刘中富（2004）的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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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所收之字多无意义，大抵皆增其所不必增，于六书殊无裨益。惟唐人《干
禄字书》、《五经文字》实能祖述许书，折衷至当。《五经文字》犹偶有疏舛，
《干禄字书》则有纯无驳。”
　　综上可见，具有深厚儒学传统的颜氏家族由研 “经史” 而治 “小学”，
在音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等方面均多有建树，他们坚信汉语和汉字作为民
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标志性作用，看到了汉语言文字具有音、义、形三位一
体的特征，认识到汉语、汉字的历时发展和共时通行这两个重要维度，全面
客观地分析雅言与方言、通俗字与正字的辩证关系，既注重从理论上对语言
文字的源流发展规律进行考察，也注重在实践上对语言文字在当下的社会流
通进行规范，初步形成了系统性的语言文字观，且日趋丰富和严密。
Ⅲ　颜⽒家族语⾔⽂字观的社会效应及其影响
　　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绛，明亡后，面对士大夫纷纷改仕清朝的士
风败坏和鲜廉寡耻，他恪守华夏民族 “以文立国” 的传统，对颜之推给予了
高度评价，他在《日知录・廉耻》中引述《颜氏家训》鄙夷齐朝士夫教儿鲜
卑语之事，并感慨道：“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
之意；彼阉然媚於世者，能无愧哉！” 顾氏这种坚守本族母语和历史文化的
忠贞气节也直接影响了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章太炎（1869‒1936），原名学
乘，字枚叔，后易名炳麟，因反清排满意识浓厚，慕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
名为绛，号太炎，他是民族主义思想大师，被时人誉为 “中国的玛志尼”。
1902年，章太炎在《訄书》中指出：“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
列所系，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植。”（章太炎 2002: 264）
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发表演说，号召用国粹激励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
此处的 “国粹” 指广义的汉种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
可见，传承和弘扬以母语──汉语为根基的本国历史和文化是爱国学者所坚
守的一种 “威武不能屈” 的气节。以下从三个方面具体分析颜氏家族语言文
字观的社会效应和对后世的影响。
１　音韵学
　　颜之推《音辞篇》对汉语语音古今变化的初步认识启迪了明清古音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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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陈第（1541‒1617）将颜之推的语音变异论进一步发展，在《毛诗古音考・
序》中提出：“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
开了古音研究的新纪元。陈第作为古韵学的开路先锋，有了汉语语音因时间
和地点而变化的观念，从而使 “古韵” 研究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
　　颜之推《音辞篇》同时开了韵书分韵正音之先河，后来的《切韵》之分
韵注音无不与颜之推《音辞》篇所论相合。《切韵》音系是中古音和近代音
的基础，也是研究上古音的枢纽和关键。因此，《切韵》为代表的今音学也
成为现代音韵学的基础（8）。
　　在雅言和方言、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上，颜之推一方面极力维护雅言的
正统地位，认为 “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
矣”（《音辞》）。他 “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覈折衷，推而量之”，认
为六朝官方雅言的语音当以金陵洛下为正，这一观点深刻影响到后世官方雅
言标准音的确定，例如现代汉语普通话就是以有着帝王都邑传统的北京音为
基础语音。同时，颜之推看到了汉语与民族语言、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在
《音辞》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音韵学史上 “南染吴越，北杂夷虏” 的重要命题，
引起了后世学者的持续关注，例如鲁国尧《“颜之推谜题” 及其半解》对此
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9）。
　　颜师古在音韵学方面更是贡献卓越：⑴他提出了 “古韵” 的概念，而且
其 “古韵” 分期与后世学者对语音史的研究共识是一致的。师古《汉书注》
因保存重要的反切材料，被黄侃列为 “考见汉魏数百年音韵之变迁” 的要籍
（黄侃 1983: 147）。⑵师古利用排比韵脚的方法考求古音，为明清古音学家
所继承和发展。顾炎武以《诗经》及其他先秦韵文的押韵情况为根据，将古
韵分为10部。在顾氏10部的基础上，江永将古韵分为13部，段玉裁分为17部，
孔广森分为18部，王念孙、江有诰分21部，章太炎分23部（王力 1963: 
123）。正如黄侃（1983: 143）所言：“推求古本音之法，最初为比对韵文。
陈（第）、顾（炎武）、江（永）之言韵，不过挤韵脚之法。乾嘉以来，亦因
此法。” 因此，师古的 “这种方法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这给后人开辟了一条
（8）  音韵学分为今音学、古音学和等韵学三个主要的部门。今音学以《切韵》系韵书为对象，研
究南北朝到隋唐时代的语音系统；古音学以先秦两汉的诗歌韵文为材料，研究上古时期的语音
系统；等韵学以宋元以来的等韵图为研究对象，分析韵书中的反切，基本上就是分析《切韵》
系韵书的反切所反映的语音系统。
（9）  参见鲁国尧《“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分载于《中国语文》2002年第６期和2003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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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求古音的康庄大道”（张文轩 2013）。⑶师古对韵部之间远近亲疏关系的
论述，对后人研究韵部排列也很有启发意义。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分古
韵为17部，又据音之远近分为六大类，每类之中包括若干韵部，皆依音之
远近排列，“段氏能这样排列古韵，应当说也是上有所承，所以不可否认其
中也有颜师古的发端之功”（张金霞 2006: 49）。⑷师古明确地揭示了谐声偏
旁在标音方面的作用，为后人利用谐声偏旁推求古音作了很好的提示，段玉
裁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 “凡同声者必同部” 的重要理论。
　　颜真卿所撰《韵海镜源》作为 “以韵隶事之祖” 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
响。《封氏闻见记》卷二记载其体例：“其书于陆法言《切韵》外，增出一万
四千七百六十一字，先起《说文》为篆字，次作今文隶字，仍具别体为证，
然后注以诸家字书，解释既毕，征九经两字以上，取句末字编入本韵，爰及
诸书，皆仿此。自为声韵已来，其撰述该备，未有如颜公此书也。”（封演 
2005: 14）《四库全书总目・子部三十・杂家类四》极力肯定此书对后世的影
响：“颜真卿《韵海镜源》世无传本，此书（《封氏闻见记》）详记其体例，
知元阴时夫《韵府群玉》实源于此。而后人不察，有称真卿取句首字不取句
末字者，其说为杜撰欺人，并知《永乐大典》列篆隶诸体于字下，乃从此书
窃取其式，而讳所自来。”（封演 2005: 104‒105）
２　训诂学
　　杂记训诂体式产生于南北朝时期，今存最早的当属颜之推《家训》中的
《书证》篇，其校勘部分启迪了近代学者王国维所开创的 “二重证据法”，而
此法又被公认为考证古代历史文化的 “学术正流”。
　　颜师古 “怅前代之未周，愍将来之多惑”，历时四载完成《汉书注》，时
人誉之为 “班孟坚功臣”。颜注为后世训诂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例如清人
王念孙《读书杂志》就有 “《汉书》杂志” 十六卷辨正《汉书》及颜注280
余条，王先谦《汉书补注》也是在颜注基础上的补充和发展。
　　师古感于先父思鲁 “常欲注释《急就》以贻后学” 却 “雅志未申” 之缺
憾，“尊奉遗范，永怀罔极……遂因暇日，为之解训”，以求 “祛发未寤，矫
正前失”（《急就篇注・叙》），“自颜注行而魏晋以来旧本微”（王国维 1959: 
258），师古《急就篇注》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师古生前 “尝撰《匡谬正俗》，草稿才半，部帙未终”。师古殁后，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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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庭 “敬奉遗文，谨遵先范，分为八卷，勒成一部”，希图此书能收 “百氏
纰缪，虽未可穷；六典迂讹，于斯娇革”（《上匡谬正俗表》）之效。《匡谬正
俗》是最早的杂记训诂体式的专书，韩愈在他为李贺因父名不得参加进士考
试辩解的名文《讳辩》中，就曾引用《匡谬正俗》中的 “禹宇、丘区” 之论。
《匡谬正俗》更是启迪了顾炎武《日知录》等为代表的明清考据学的研究。
　　在训诂学理论探索和实践方面，以师古为代表的颜氏家族对后世的影响
具体表现在：⑴师古《汉书注》等著作利用形声字的声符线索破通假、释源
义和标古音，推动了宋代 “右文说” 的产生；⑵师古继承并发展了《释名》
为代表的声训体例，开清代以声音通训诂方法的先河，对后世的语源学研究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例如章太炎《语言缘起说》曾引师古《匡谬正俗》卷六
之猱条，认为 “今之戎兽，字当作猱，戎猱一音之转。猴类得名，亦由人之
转音，此可互证”（章太炎 1996: 30）。章氏的语言学巨著《文始》更加集中
地考察了汉语同源词族，章黄学派的后继者陆宗达、王宁等则建立和发展了
科学词源学和词汇语义学，使训诂学的知识本体和术语体系更为完备（10）。⑶
颜氏家族对具体词条的探索也引起了人们的持续思考和研究，例如对 “草马”
一词的探讨等（11）。⑷颜氏家族的训诂思想还影响了后世的词法和语法研究。
有学者指出，从《汉书》颜注中的 “恭应之辞”、“嗟叹之辞”、“句绝之辞”
到杨树达《高等国文法》中的 “应对副词”、“叹词”、“语末助词” 等，可窥
见颜师古在虚词研究方面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的功劳。
３　文字学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可谓是俗字研究 “导夫先路” 之作（张涌泉 
2010: 254）。针对当时社会用字的混乱状况，颜之推认为 “必依小篆，是正
书记” 的做法是 “不通古今”，进而提出了发展变通、宽松适度的规范观念：
既承认《说文》正字，又承认流俗文字的合理地位。这种汉字规范观念影响
了时人，更为后人所传承和发扬，形成了由颜之推开其端，颜愍楚步其后，
（10） 详见王宁《训诂学原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和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语言
学名词》（商务印书馆，2011年）之《训诂学》部分。
（11） 早在颜之推《家训・书证》篇 “駉駉牡马” 条已经提出 “騲”（“草” 的俗体字）的词源问题，
师古《匡谬正俗》卷六 “草马” 条认为 “草之得名主于草泽”，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二 “草
马” 承袭颜氏家族之说，曾良《“草马” 探源》（《中国语文》2001年第３期）一文对 “草” 的
语源和释义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 “草” 的语义来源于 “皁” 的槽义，意指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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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于颜师古，而集大成于颜元孙的字样之学。师古之后的字样学以颜元孙
的《干禄字书》最为有名。有人通过对部分唐代碑志文字的测查得出：唐初
的碑志中，《干禄字书》通、俗字的使用很多，在千字以上的碑文中，通、
俗字比例往往达到百分之十左右；而在盛唐、中唐的碑志中，通、俗字使用
比例明显减少，降为百分之三左右（施安昌 1992）。可见，《干禄字书》为
代表的正字工作限制了歧异字形的大肆泛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后世字书效法《干禄字书》者众多，如宋代郭忠恕《佩觿》、张有《复
古编》及元代周伯琦《六书正讹》等等，使字样之学蔚然成风。清代王筠的
《正字略》是参仿《干禄字书》体例编撰的字样学著作，从二书共收的字头看，
凡颜氏所论俗字、正字，王筠大多予以继承（蒋志远 2013）。难怪清人王昶《金
石萃编》卷九九对《干禄字书》大加赞誉：“元孙《字书》，繁简得中，辩证
确凿，为历代楷模者，宜也。”
　　《干禄字书》的正字观在当代的汉字整理规范工作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字书》根据社会用字的场合将字样分正、俗、通字，显示了对汉
字字形分类、分级整理的思想；《字书》承认了俗字的通行度和社会性，初
步显示了汉字整理的字频观念；《字书》中 “同偏旁者不复广出” 的体例，
初步显示了汉字简化时基于字表的有限类推思想；《字书》既注重规范字形
又注意规范字用，体现了对字际关系的整理意识，上述诸多思想依然闪耀着
纵观古今的智慧之光。
　　颜真卿书艺精湛，备受时人和后世的推崇（12）。大历九年（774），时任湖
州刺史的颜真卿将《干禄字书》摹写刻石，立于刺史院东厅。因其书法精美，
刻石一立，便 “一二工人昼夜传拓不息”。另外，颜体对宋刻版楷书字体也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代谢肇淛《五杂俎》曰：“宋刻有肥瘦二种，肥者学颜，
瘦者学欧。” 可见，颜真卿 “法书” 对社会通用文字书写标准的建立和完善
具有权威示范作用。字是写出来的，汉字只有书写才会亲切（王宁 2012）。
在重视弘扬国学和传统文化的时代思潮下，颜真卿的法书必将在汉字认知和
书写领域继续深刻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
（12） 苏轼《东坡题跋》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
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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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余论
　　颜氏家族秉承从儒家经学到传统小学的治学道路，对语言文字学表现出
执著的追求，在传统小学的各个领域都有巨大的贡献。尽管颜氏家族的语言
文字研究并非无可争议，比如颜师古《汉书》注中的 “合韵说” 犯了以今律
古的错误而颇受批评（马重奇 1989），颜之推、颜师古将部分连绵词分训，
如释 “狐疑” 为 “狐之为兽，其性多疑”，为治训诂学者所诟病。但是瑕不
掩瑜，颜氏家族在汉语言文字的音、形、义三个研究领域均有不可磨灭的开
创之功，对明末清初顾炎武、清代乾嘉学者和近世章黄学派等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
　　清初的顾炎武等人矫正明末理学 “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的空疏之弊，
必 “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顾氏认为 “读九经自
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以经世致用为目的，
以考据为津梁，讲求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奠定了有清一代即音求义的训
诂方法论基础。
　　乾隆年间的戴震更明确地批驳了轻视语言文字的错误倾向，他说：“宋
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
戴震继承顾炎武的音韵、训诂之学及考据方法，认为 “字学、故训、音声未
始相离”（《与是仲明论学书》），主张 “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
圣贤之心志”（《古经解钩沉・序》），这种从文献语言出发，形、音、义互求
的训诂方法，影响和支配了此后的整个考据学界，奠定了语言文字学的基础。
而段玉裁和王念孙又得戴学之真传，开辟了词义研究的新领域，将乾嘉学术
推上了顶峰。乾嘉学术以段、王为代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能从经传单字单
义的训诂上升到语言文字系统内部规律的探求，从而为近代中国语言文字学，
特别是文献语义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传统小学的殿军人物章太炎在《国故论衡・小学略说》中说：“余以寡昧，
属兹衰乱，悼古义之沦丧，愍民言之未理，故作《文始》以明语原，次《小
学答问》以见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 章氏治学是为振兴民族文化、
唤起爱国热情的经世致用的革命思想所激励的，他继承了顾炎武以来小学的
最佳成果而多有创新，对旧经学、小学作了全面的总结，为新的语言文字学
的创建和发展构筑了框架，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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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黄侃受学于章太炎，继承师说又有
所发展。黄侃（1983: 149）总结了研究语言文字之学时音韵、文字和训诂互
相为用的逻辑：“音韵者何？所以贯串训诂而即本之以求文字之推演者也。
故非通音韵，即不能通文字、训诂，理固如此。然不通文字、训诂，亦不足
以通音韵，此则征其实也。音韵不能孤立，孤立则为空言，入于微茫矣。故
必以文字、训诂为依归。然则音韵虽在三者为纲领，为先知，而必归于形义，
始可为之锁钥也。” 今天，这段精彩论述仍被视为从事汉语言文字研究的重
要原则。章、黄师徒二人及其再传弟子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学术继承人，学术
界以 “章黄学派” 誉称他们开创的学术，足见他们在语言文字研究方面的地
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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